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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子鼎》别解

——兼谈《邿公典盘》“及”字的问题

（首发）
涂白奎

河南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

吴镇烽先生发表在《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2期的《鲍子鼎铭文考释》文，笔者早已拜读过。当时有一点不同于吴先生的看法，因牵于琐事一直未能行文。之后，又读到几篇相关的文章。[1]这些文章除对吴先生的文章有所补苴外，有的还就笔者旧文对《邿公典盘》铭中“邿子姜首及”句的“及”字的看法提出批评。在读过这些文章后，觉得鼎铭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笔者对《邿公典盘》铭中“及”字的解释也无需改变，因此将相关的一些看法写出来，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先录《鲍子鼎》器铭：

鲍子作媵仲匋姒其获뙂（皇）男子勿或柬（阑）已它它熙熙男女无期仲匋姒及子思其寿君毋死保而兄弟子孙孙永保用

关于该鼎的性质，吴先生以为“这是一件齐国望族鲍氏与郑国公族联姻的陪嫁礼器。”当然，这确实是一件由鲍子制作并送给他的女儿或姊妹的礼器，但是否为仲匋姒出嫁时所持媵器，似乎还应该讨论。另外，铭文中的“子思”是否为郑国公族也应该存疑。

吴先生释‘皇男子’，为刚强有作为的男人。认为这一句话是说仲匋姒获配了美好刚强有为的丈夫，这显然拘于媵器一定是用于送嫁时的物品。在一般的意义上，把“皇男子”解作刚强有作为的男人固无不可，但是以“皇男子”作为鲍子美称其婿或姊妹之夫在此器铭中似乎并不贴切。

在通常情况下，男子固然可以用来指包括丈夫在内的成年男人。但是它是一个并不带有尊重、亲近语气的中性的称谓。而在其前加上一个称美的修饰字“皇”来作为对女婿或姊、妹的丈夫的称呼，则有过度地阿谀甚至自轻自贱的意味，很难想象作为齐国望族的鲍子会为乎此。

另外，先秦时期女子出嫁，当言“配”，出嫁的女子既由父家往及于夫家，何得言“获”。吴先生以为获字在“此处用作获匹，得到配偶之义。”且引《法苑珠林》“吾女获匹”句为证，显然有些牵强。《法苑珠林》作为唐代的一部取百家杂说的佛教典籍，吴文所引又出于所谓拘弥□国国王之口，则二语年代及说话人语气皆有相当距离，难以作比。

此铭“男子”应该是指男孩子。《诗·小雅·斯干》“维熊维罴，男子之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因此，可以考虑，鼎铭的“其获皇男子”是说仲匋姒得产“男子”。句后接言“勿或阑已它它熙熙男女无期”，则是祝愿仲匋姒再接再厉，夫妻和美能够生育更多的儿女。

在中国传统的生育观中，“得男”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的继承都是以男子为绝对中心的。平民百姓“得男”是希望传宗接代使得微薄的私产在身后可以得到托付，而贵族的企望则是多重的。仲匋姒嫁与子思，得产“皇男子”，既稳固了仲匋姒在夫家的地位，也巩固了鲍氏宗族与子思所在宗族的姻亲关系，实质上更是巩固和加强了两个宗族之间的政治联盟关系。如果这个“皇男子”是子思家族的嫡长男的话，则两个宗族间之后的政治联盟关系更有切实的保障了。亦因此，鲍子作此鼎以为贺，且在“男子”一词之前冠上“皇”字以表露其喜悦和寄予厚望之情。吴先生说该鼎是“陪嫁礼器”，显然是因为之前所见青铜器铭凡有“媵”字者皆为送嫁之器而形成的惯性思维所致。媵字固然可以是与陪嫁有关，但是也可以只表示相送之义。《仪礼·燕礼》云：“主人盥洗升，媵觚于宾”，郑玄注：“媵，送也。”当然，仲匋姒或为鲍子之姊妹，要说鲍子作此鼎以为陪嫁礼器自在情理之中，似也说得通。但是如果这个“皇男子”确如吴先生所说是“刚强有作为的男人”，是仲匋姒要嫁的丈夫，那么，其后铭接着说“勿或阑已”就不好解释了。“阑”有衰败、穷尽的意思，“勿或阑已”是说没有穷尽。如按学界现有的认识，鲍子岂不是要仲匋姒一而二、二而三地得以匹配多多的“刚强有作为的男人”么，成何体统。“勿或阑已”是不是可以解作希望仲匋姒与子思能够长久相亲相爱呢，也不行。因为如果“皇男子”确是仲匋姒所获之匹的话，那么作为仲匋姒的兄弟就不必使用这种消极的对负面后果进行否定的语言来表述。而銘中的“它它熙熙”才是对这种关系的最美好的祝愿。
“寿君毋死”中的“君”字，学界似乎难得其说，不得不辗转求解于声训。袁金平以为“君”从尹声，尹与引声同韵亦通。典籍中有“寿引”之例，因此，“寿君（引）毋死”是作器者为仲匋姒及子思祈寿之语。

实际上，“君”字仍可从字面求其确诂。春秋时期，卿大夫各有自己的采邑，他们是采邑的最高的统治者，是采邑内的人民的君。《左传》昭十四年记老祁、卢癸语南蒯云“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君，三年听命矣。子弗图，费人不忍其君。”句中的“君”，皆指季孙氏。《国语·晋语八》记栾氏家臣辛俞语：“臣闻之‘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 因此，所谓 “寿君毋死”，实是祈仲匋姒与子思能享高寿并长期掌握家族的权力，而非只是享寿。仲匋姒一产得男，保障了她在夫家的地位，有可能成为子思之族的宗妇。如此，她就可以像《晋姜鼎》（《集成》5.2826）中宣称“余隹司朕先姑君晋邦”的晋姜一样，与子思共同掌握家族的政治权力。

古时贵族之间的婚姻的主要目的除了传宗接代，政治及军事等方面的结盟以巩固和加强宗族的地位也是其第重要选项。因此鼎铭云“仲匋姒及子思其寿君毋死保而兄弟”，正是对这一政治婚姻企盼的毫无掩饰的真情表露。

吴先生考“鲍子”为鲍牧、“子思”为郑大夫子思，都应属揣度之词，并没有坚实的证据作为支撑。说鲍子为鲍牧，可以是一种可能的选择；而说子思为郑大夫，其可能性就极小了。鲍氏多世为齐国上卿，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树敌甚多。鲍氏希望“仲匋姒及子思其寿君毋死保而兄弟”，则此子思应是齐国世家大族中人，鲍子才可能通过联姻以结为政治上的同盟。如果该子思是郑国大夫，则鲍子之族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寻求帮助，这个外援也只能是鞭长莫及。另一件鲍氏器《（素命）镈》（《集成》271），可能是（素命）为齐侯之女“仲姜”所作。鲍氏因与侯氏世为姑舅之亲，因此也希望通过这种关系获得政治资源，以“保吾兄弟”、“保吾子姓（孙）”。与此类比，我们推测此子思是齐国的世家大族并非空穴来风。

下面谈谈《鲍子鼎》和《邿公典盘》銘中的“及”字。

吴镇烽先生以鼎铭中的“及”字为介词，意思犹跟、同，这当然是说得通的。但是吴先生又以为该句可译作“仲匋姒嫁给子思”就觉不伦不类了。因此，袁金平先生在讨论该问题时据李家浩先生的意见，以《益余敦》“邵翏公之孙益余及陈叔妫为其善敦”之铭与《邿公典盘》等器铭对照，认为诸铭中的“及”字均用作并列连词，相当于“和”、“与”，连接两个并列的名词主语。

“及”字用作并列连词，相当于“和”、“与”，连接两个并列的名词主语,是“及”所具备的最基本词性，这也是稍有古汉语基础的人所熟知的。但是，如果认为用这样的简单化处理就能够解决纷繁复杂的古代语言现象的话，未免失之轻率。

《益余敦》铭云“邵翏公之孙益余及陈叔妫为其善敦”，为丈夫携妻作宗庙之器，器铭记夫名于前，符合古代礼制。而邿子姜首如果与邿公典为夫妻关系，她何德何能，敢记其名于夫之前呢。我们核查一下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作器的器铭，显然找不到可以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再，姜首若为邿公典之妻，何以被称作邿子呢。为究明此，笔者曾撰文，引用大量的证据对青铜器铭及文献中的女子称子问题作了详细地论证，结论是女子所称的“子”大多场合是指某氏之女儿, 甚至明确的与妻为对文。因此，姜首既称“邿子”，则其人只能是邿人之女，而绝不能是邿人之妻。此外，笔者在文中还考邿为齐之附庸、姜姓，可参看。[2]

古代贵族男子是多妻的，这些妻妾可以出于一国一姓，也可以出于多国一姓或多国多姓。一国一姓自不必说，多国一姓为常态。如《左传》成公八年记宋华元来聘共姬，杜注“古者诸侯取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国。国三人，凡九女，所以广继嗣也。”而多国多姓者，有晋文公重耳娶秦赢、齐姜；宋共公取鲁伯姬，齐人以女媵之；楚武王娶邓女、卢女；楚成王娶卫女和郑女；鲁僖公娶楚女为夫人，齐人亦以女媵之等等。[3]

多国多姓者亦见于媵器铭，如《曾侯簠》（《三代》10.20）“叔姬霝乍黄邦，曾侯作叔姬、邛芈媵器。”《许子妆簠》（《集成》9.4616）“许子妆择其吉金……用媵孟姜、秦嬴”。以上诸例皆诸侯间婚姻，而非诸侯的贵族间实际也存在这样一媵而多姓的例子。如《季宫父簠》（《三代》10.17）“季宫父作仲曹、□（女褱）姬媵簠”，还有《伯狺父鬲》（《三代》5.26）“伯狺父作井姬、季姜尊鬲。”

正是由于这种多妻现象，所以先秦时期的贵族男性的感情不必专一于某一女性。所谓“它它熙熙，男女无期”只能是为人妻妾的女性或待嫁女子的父母兄弟的一厢情愿。我们看齐系器物《齐侯媵宽□孟姜》三器（《集成》9.4645；16.10159；16.10283）、《庆叔媵子孟姜匜》（《集成》16.10280）莫不如此，而《邿公典盘》岂能例外。盘铭中的“它它熙熙男女无期”也是作为父亲的邿公典对女儿姜首最殷切的祝福。因此，我们仍认为《邿公典盘》是邿公典为邿子姜首所做的送嫁之器，盘铭的“及”字乃往嫁之词。

综上，我们的结论是：鼎铭的“男子”为男孩子；盘铭的“及”不可解作并列连词。

注释：

[1] 侯乃峰：《鲍子鼎铭补说》《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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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金平：《鲍子鼎铭文考释商兑》见《出土文献》第二辑 中西书局 2011年11月

[2] ]涂白奎：《邿国之姓考辨》《史学月刊》2008年8期

[3] 请参见崔明德《先秦政治婚姻史·先秦政治婚姻简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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